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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我对《孔雀东南飞》的理解与认识

《孔雀东南飞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，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。故事叙述汉末建安年间，一个名叫刘兰芝的少妇，美丽、善良、聪明而勤劳。她与焦仲卿结婚后，夫妻俩互敬互爱，感情深挚，不料偏执顽固的焦母却看她不顺眼，百般挑剔，并威逼焦仲卿将她驱逐。焦仲卿迫于母命，无奈只得劝说兰芝暂避娘家，待日后再设法接她回家。分手时两人盟
誓，永不相负。谁知兰芝回到娘家后，趋炎附势的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的儿子。焦仲卿闻讯赶来，两人约定“黄泉下相见”，最后在太守儿子迎亲的那天，双双殉情而死。  

 《孔雀东南飞》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，控诉了封建礼教、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，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。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，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，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。
    这首叙事诗共３４０多句，１７００多字，故事完整，语言朴素，人物性格鲜明突出，结构紧凑完整，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，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，也是一曲基于事实而行于吟咏的悲歌。

一、对结构层次进行梳理分析

《孔雀东南飞》开始即写刘兰芝向焦仲卿要求遣归，然后便是焦仲卿与母亲的一场冲突戏，交待了焦母逼媳的真相，接着写刘兰芝辞别，以及回到娘家后第一次拒绝县令的求婚，再到被逼无奈之下答应太守家的求婚，又与焦仲卿立下生死誓言，最后两人双双殉情，合葬华山，化为鸳鸯。线索基本上可以归纳为：请归——求母——辞别——归家——拒婚——应婚——立誓——殉情。可见《孔雀东南飞》在情节上要复杂得多，而且是双线结构，交替发展，也就是说全诗叙事以两条主线展开，“一为仲卿、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，一为仲卿、兰芝两人间的感情纠葛”。 其中穿插的情节如县令求婚，太守求婚，曲曲折折，更是使得人物关系复杂化，矛盾冲突激烈化，是全诗的重要组成内容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双方家长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相当重要，他们全部出现在舞台上并作了正面的表演。而这丝毫没有损害到刘兰芝、焦仲卿的主角地位，反倒使他们的角色得到有力的强化。因此尽管《孔雀东南飞》结构复杂，但是严谨致密，显得庄重严肃，表现出中国悲剧的凝重和雅致

二、认识这首诗中的不同角色

在《 孔雀东南飞》里，强势家庭角色是焦母，焦仲卿、焦妹；弱势家庭角色有刘母、刘兄、兰芝；另有“第三者”县令和太守。对这些角色进行对比可以发现，诗中对整个事件起决定作用的是“母亲”和“长子”，他们都是大家庭中的“家长”。而悲剧的主角都是他们的子女。说白了就是“母逼子”、“兄逼妹”。在这首诗里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个“恶母”形象，但是这个形象的特点在于，其恶不在人性，在于思想观念。焦母之恶，体现在对刘兰芝的非人道的虐待，那种冷酷和不近人情令人心寒。她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逼走兰芝。兰芝无论是作为妻子，还是作为儿媳，可以说都是无可挑剔的。然而焦母对她有如此深的成见，其原因只能归结于焦母的根深蒂固的某种思想观念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，焦母对儿子的爱又是来自于人性，是天下母亲都有的感情。她的“暴虐”并不是她的本性，而是对与其思想观念严重抵触的行为个体的一种抵制，是对自我意识的维护。

三、对结尾的理解及意象比较分析

一对彼此深爱着的年青夫妇，在封建家长的阻挠和高压下，被活活拆开，最终为了捍卫爱情而双双付出生命。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民间爱情神话和传说：牛郎和织女、七仙女与董永、白蛇和许仙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，满心指望能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可是外在的强大的破坏力不会轻易放过他们，这些破坏力眼里有所谓的“法”“理”，却看不到“情”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焦母更不可理喻，因为看不惯儿媳妇就处心积虑地要把她赶走，儿子的恳求丝毫不能打动她。在她身上，封建家长违反人性的一面暴露无遗。今天读这首诗，刘兰芝、焦仲卿忠于爱情，勇敢捍卫纯洁爱情的言行仍令人震撼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里兰芝仲卿化为连理枝、鸳鸯鸟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二人化为蝴蝶，《搜神记》中韩凭夫妇化成相思树，都是民间文学中典型的的浪漫主义手法。“殉情化物”似乎已成为文学的母题之一。这样的结尾，在中外文学里尽管不少，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对结尾的处理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。中国讲究的是“合葬、所化之物要成双成对，在外形上没有多大的差别，如“连理枝”、“鸳鸯”、“相思树”，都是完整的个体，从语法上来说都是单独的词不可再分。中国重封建伦理，爱情不出其右，要求从一而终、坚贞不渝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之选择“连理枝”与“鸳鸯鸟”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化为蝴蝶，意象选择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。而这种手法的运用、意象的选择，在叙事诗中可以说一点也不新奇，但是当指向埋葬着一对苦命恋人的坟墓时，却又显得异常合适。如：
   “两家求合葬，合葬华山傍。
    东西植松柏，左右种梧桐。
    枝枝相覆盖，叶叶相交通。
    中有双飞鸟，自名为鸳鸯。
    仰头相向鸣，夜夜达五更。”
    焦母在儿子生前是何等冷面，刘兄在妹妹死前又是何等残酷，但是当两家亲人都死去时，他们却都能产生悔意，并求“合葬”，算是忏悔，完成死者生前愿望。骨肉亲情，血的教训，毕竟能够唤醒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。
四、理解诗中的人物性格

   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人物性格特征鲜明突出，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、聪明、勤劳，知书达礼。诗的一开头，“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……”的铺排，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。随着故事的展开，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。如“指如削葱根，口如含朱丹。纤纤作细步，精妙世无双。”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，下文里写县令、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。又如“鸡鸣入机织，夜夜不得息”“三日断五匹”“朝成绣夹裙，晚成单罗衫”等，表现了她的勤劳、能干。她向焦母辞行时，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，可最后还是说“今日还家去，念母劳家里”，与小姑子告别时，则说“勤心养公姥，好自相扶，”将温柔的话语里，见出她的善良、懂礼。刘兰芝坚强执着，外柔内刚，举止得体，淑良贤惠.

和兰芝相比，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，忠于爱情、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。对于母亲的威逼、诱哄，他坚决地回应道：“今若遣此妇，终老不复取!”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，他只能这样做。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。自缢前他“徘徊庭树下”的举动，符合他特殊的处境──他是家里的独子，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。因此，也不能从此认为他性格软弱，优柔寡断。

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。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，对于兰芝的美德，仲卿夫妇的爱情，毫无认识和同情。对仲卿，她一会儿恶语威胁：“吾意久怀忿，汝岂得自由!”“小子无所畏，何敢助妇语!”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：“东家有贤女，自名秦罗敷，可怜体无比，阿母为汝求。”软硬兼施，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，除却眼中钉。焦母专断固执，蛮横无理，粗暴自私但不失人性。
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，趋炎附势。他对兰芝说：“作计何不量!先嫁得府吏，后嫁得郎君，否泰如天地，足以荣汝身。不嫁义郎体，其往欲何云？”“作计何不量!”粗暴训斥，语气凌人。“先嫁得府吏……足以荣汝身。”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：“小人但慕富贵，不顾礼义，实有此口吻。”在这几个人物中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要显得更加高大。首先，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女性，具有封建时代妇女所谓“三从四德”的品行，特别是其德行，让人无可厚非，是她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结合。其次，刘兰芝个性丰富，自尊自强，并不是一个只会逆来顺受的婢女，而有着作为人的尊严的一面。也许正因为这一点，她与焦母产生的冲突才不可调和。再次，刘兰芝对爱的态度十分坚决，“君当作盘石，妾当作蒲苇，蒲苇韧如丝，盘石无转移”，“同是被逼迫，君尔妾亦然，黄泉下相见，勿违今日言”，表达爱的誓言毫不犹豫，果断干脆，真可说是“爱情至上”；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她难以摆脱家族对她的影响。尽管如此，在家族与爱情面前，她能够毅然决然地选择爱情，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刘兰芝殉情，是证明其爱情忠贞不二，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，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抗议，她的死，具有崇高的意义；这个女人的死亡都是由其家族、由其社会造成的，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，也是女性命运的悲剧。焦仲卿身为府吏，作则天下，做事瞻前顾后，恪守一切清规戒律，对母命唯唯诺诺不敢违拗。是其母一手培养起来的典型的封建孝子。虽然他深爱着兰芝，但是面对母权，却无力保护发妻。他的软弱性间接导致了两人的悲剧。他对兰芝说的愤激的话：“卿当日胜贵，吾独向黄泉成了兰芝自杀的直接诱因。这种动辄以死相逼、不思良策的做法，是其不敢正面对抗封建家族的软弱性表现，是极为弱智的一种逃避方法。兰芝若不自杀，焦仲卿决不会去死；兰芝自杀，他不得不去死，因为既要照顾亲情又要考虑爱情、既要做孝子又要做情痴，只有这一条路。这是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悲剧根源所在。作为家族利益的全权代表，焦母思想意识里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。她的所作所为，在根本上是站在家族立场上的。对焦母来说，刘兰芝的身份、个性完全不符合她的要求，尽管焦仲卿与兰芝恩恩爱爱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她接受她的理由，儿子乃至其它成员的幸福都是由她来决定的。在对家族利益及家长权威的维护上，焦母扮演的角色更具有伦理色彩，在儿子殉情后尚能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人性；从她对待儿子死亡的态度看出：焦母与刘家“求合葬”。总体看来，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人物形象丰富复杂，艺术性也非常高。
五、对叙事风格的理解与分析

第一，这首诗以孔雀失偶起兴，以鸳鸯双飞作结，这种以美禽比拟夫妇的手法，是民歌里常用的。

第二，多处运用铺陈手法。诗歌开头兰芝自陈：“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。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，十七为君妇……”这是一种纵的铺陈，简练而有层次，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、多才多艺，很有教养，暗示了焦母逐走媳妇的无理。兰芝离开焦家时也有一段细致的铺陈：“著我绣夹裙，事事四五通。足下蹑丝履，头上玳瑁光。……纤纤作细步，精妙世无双。”这里着意写兰芝的衣履佩饰，姿态容颜，这是一种横向的铺陈，既有助于表现兰芝刚强镇定而又留恋不舍的丰富的内心活动，又流露出这首诗的创作者对兰芝的由衷同情与赞美。后面写太守家迎亲的队伍：“青雀白鹄舫，四角龙子幡，婀娜随风转。……从人四五百，郁郁登郡门。”此处的铺陈渲染出太守家煊赫的财势，也从反面暗示了兰芝不贪图荣华富贵、忠于爱情的高洁品格。
第三，善用比喻。“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苇，蒲苇纫如丝，磐石无转移。”这一席话和上文的“誓天不相负”，和下文的“二情同依依”一致而连贯，可以说是临别的誓言。这话出自兰芝的口，表示感情深厚，永不变心。但在事情急转直下的时候，由于误会，仲卿重提兰芝的誓言，却把它改成：“磐石方且厚，可以卒千年；蒲苇一时纫，便作旦夕间。”两个比喻原来的共通点变成分歧点，这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，有很大的作用。

在美学风格上，《孔雀东南飞》具有明显的中国式悲剧风格，用四个字概括就是“悲欢离合”，先“悲”后“合”，最后总是有个团圆的结局。所以刘兰芝、焦仲卿一死，两家人就“求合葬”，他们化为连理枝、鸳鸯鸟，总算是结合在一起了。
六、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
1、它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，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艺术成就。
2、诗歌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、焦仲卿等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3、叙事情节曲折，结构完整，结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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